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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 —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 

 

朱佳木 

 

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

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

诚。”我感到，这一点在陈云同志的所有鲜明品格中，是最为突出的。 

我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陈云同志虽已步入晚年，但

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他的朝夕相处，

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记得有一

次，他和我谈到当时个别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

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

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对我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

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

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

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1983年准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

特别嘱咐我，要在他的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

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因此，陈云同

志一向重视和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读一些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

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他看后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

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

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有的同志讲，马列的书太长。他听到后说：“可以搞摘要

嘛，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5篇陈云同志的文章—

—笔者注）。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

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政治风波

之前，有人宣传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这种

观点引起陈云同志的高度关注。“八九”风波之后，他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列宁论帝

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

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

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

的‘和平演变’。”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讲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989年9月16日同李政道

先生的谈话中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

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

演变。”  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

代人身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对帝国主义本质有这种深刻的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

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不仅要看

他能否把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同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联系在一起，

还要看他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牺牲的勇气。这种牺牲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

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陈云同志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顶不正确的

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占据上风。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干部，称赞

这种人“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

同志向他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那个时

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

云的话是很正确的。”  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

勇敢”。 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

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在我即将离开陈

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

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

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

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

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

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了晚年，锐气往往会越来越少。但这个规律在信念坚定的共产

党人身上，不发生作用。在我做陈云同志秘书期间，他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那时，除了担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

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

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

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他要我转告中

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

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

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那时，有的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

学，实际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这里，他也是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

信，说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让孩子回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

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中纪委反

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 ，要

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

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

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

无法整顿。”  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

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

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

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

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  他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

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

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

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党的十二大之后，他对我说：十二大

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要

告诉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

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

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

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

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但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党中央发出两种声

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

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

任，又在党内有着崇高威望，因此，他的这一表态对于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对于陈云同志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责

难。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陈云同志曾一直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几度遭受冷遇。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

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是乘机鼓噪。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

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

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

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

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中。

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

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50

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

上所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陈云同志对于改革开放始终是真诚拥护、积极支持的，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

建议。例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

里去”  等等，就是他最先提出的。但同时，他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

现象和违法行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

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

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

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如果这就叫做“左”的话，哪一个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些是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

有变过。” “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

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对于这一点，忘记或抛弃共产主义远大

目标的人，当然理解不了；用资产阶级价值观观察问题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

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继续坚持共

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我们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就应当学习陈云同志

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限忠诚的精神，一方面为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扎实工作，另一

方面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不懈奋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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